
記得張藝謀的電影《活着》，開場介
紹富家子弟福貴，他的人生從一場賭局開
始，把祖上留給他的房產輸掉，那個贏家
成了地主，這個二世祖倒變成貧戶。但焉
知非福，幾年之後，地主被清算賠上命，
貧戶雖窮，仍然活着。此後福貴經過一個
又一個火紅的大時代，一個又一個親人在
意外中去世，不應該死的人忽然倒下去，
他眼淚流乾，卻仍然活着。他不知道生命
應往哪裡去，恐怕連導演張藝謀都不知道
，但不管活着是怎麼虛妄，還是得煎熬着
活下去。活着就是機會。不管你喜歡不喜
歡，對生命本身，活着是一道題，你得硬
着頭皮去找個答案。電影的結尾：福貴一
家人從墳頭回來，小孫子饅頭抱了一窩小
雞。饅頭問： 「讓小雞住哪兒呢？」

福貴從床底找出當年謀生的皮影戲箱
，箱裡的道具都在文革中燒掉了，只剩下
一個空箱子。福貴把小雞抱進去，慢悠悠
地對饅頭說： 「小雞住在這裡，地方大，
就跑得開，跑得開就吃得多，吃得多就長
得大，小雞長大了就變成鵝，鵝長大了就
變成了羊，羊長大了就變成牛，牛長大了
饅頭也就長大了，不騎牛，坐火車，坐飛
機……」福貴的活着，就活在這個卑微的
盼望裡。這個盼望會怎樣演繹下去呢？福
貴爺爺不知道。他不知道：坐飛機這種奢
侈玩意有一天變得不稀奇，也不值得去盼
望，反而騎牛比坐飛機更令人羨慕。

活着給自己一個遠景，一個虛幻的
夢想，誰在乎果真如何，我們想不到那麼
遠。

最後那電影的結尾
：留下一個空空的皮影
箱，在裡面放進一個荒
誕的夢，一個人生的謎
，無人能解，也不可解。

在
大
學
課
堂
裡

介
紹
好
書
，
習
慣
複

印
第
一
章
給
學
生
，

讓
他
們
先
睹
開
場
白

，
咀
嚼
是
否
合
口
味

，
閱
過
卷
首
，
是
買

是
借
，
自
己
決
定
，
有
內
地
學
生
竟

然
問
：
﹁為
何
不
把
全
書
複
印
，
那

不
是
更
方
便
嗎
？
﹂

在
課
堂
裡
播
放
某
些
電
視
片
段

，
前
陣
子
還
在
視
頻
分
享
網
站
找
到

，
轉
眼
全
被
刪
除
，
乃
因
電
視
台
主

動
要
求
，
網
站
亦
尊
重
版
權
，
一
一

刪
去
。
哪
裡
找
片
段
教
學
？
惆
悵
之

下
，
到
內
地
的
視
頻
網
站
搜
尋
，
多

麼
冷
僻
的
段
落
都
竟
能
找
到
，
自
是
喜
出
望
外
。

在
西
安
參
觀
碑
林
，
看
搨
印
示
範
，
聽
講
解
員
娓

娓
道
來
，
古
人
習
慣
把
名
家
真
跡
與
皇
帝
詔
書
刻
在
石

碑
上
，
目
的
是
方
便
人
們
複
製
。
過
路
人
備
簡
單
工
具

與
油
墨
，
只
消
數
分
鐘
，
自
能
複
製
一
份
帶
回
家
，
慢

慢
細
味
。
古
代
印
刷
術
未
精
，
搨
印
碑
文
，
就
是
資
訊

傳
遞
方
式
之
一
。
那
年
那
天
，
石
碑
往
往
放
在
當
眼
之

處
，
方
便
複
印
流
通
，
人
人
翻
印
，
沒
人
要
收
版
權
費

。
參
觀
者
中
突
然
有
人
感
悟
：
啊
，
原
來
﹁老
翻
﹂
是

我
們
悠
久
歷
史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人
不
尊
重
版
權
，
盜
版
之
快
，
翻
版
物
品
之

製
作
精
美
，
獨
步
全
球
。
盜
版
能
令
知
識
迅
速
傳
遞
，

但
同
時
扼
殺
創
意
。
當
任
何
人
的
創
意
，
可
以
迅
即
被

抄
，
網
路
上
隨
便
流
傳
，
一
番
心
血
、
價
值
即
時
變
為

零
，
誰
會
花
心
思
創
新
？
現
時
的
網
絡
監
控
技
術
先
進

，
又
為
何
不
嚴
厲
管
一
管
？

多
謝
李
安
，
精
心
策
劃
了
《
號
外
》
雜
誌
的
精
華
錄

，
讓
我
把
這
一
大
套
橫
跨
幾
個
年
代
的
文
化
雜
誌
可
以
來

一
次
精
要
的
﹁檢
閱
﹂
。

當
然
，
李
安
不
是
《
號
外
》
人
，
主
編
角
色
，
落
在

呂
大
樂
身
上
。
三
大
本
《
號
外
三
十
》
，
一
是
人
物
，
二

是
城
市
，
三
是
內
部
傳
閱
，
都
編
得
美
輪
美
奐
，
既
可
懷

舊
，
更
可
珍
藏
。

欣
聞
李
安
第
二
個
工
程
就
是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精

華
錄
，
且
拭
目
以
待
。

﹁人
物
﹂
一
輯
幾
乎
數
盡
當
年
風
流
人
物
，
今
日
再

讀
這
些
人
物
訪
問
，
肯
定
可
以
給
你
一
個
人
生
沉
澱
的
功

能
，
更
加
讓
你
明
白
做
人
做
事
的
起
承
轉
合
是
怎
樣
的
一

回
事
。
相
對
於
今
天
報
章
雜
誌
的
訪
問
稿
寫
法
，
號
外
始

終
有
號
外style

。

﹁城
市
﹂
一
輯
散
發
不
同
的
城
市
文
化
論
見
，
不
同

的
文
化
視
角
在
此
各
顯
神
通
，
諸
如
這
類
論
題
：
﹁為
什

麼
許
冠
傑
的
歌
會
是
那
樣
的
？
﹂

﹁香
港
政
府
可
以
是
我
們
的
。
﹂

﹁Sm
a l l

P o tat ois m

﹂

怎
能
不
翻
看
為
快
？

﹁內
部
傳
閱
﹂
一
輯
以
圖
片
掛
帥
，
其
中
精
選
了
不

少
雜
誌
的
封
面
，
今
日
細
賞
，
人
物
拍
得
有
﹁風
塵
感
﹂

，
畢
竟
是
走
過
了
很
長
的
歲
月
，
今

日
只
覺
得
非
常
﹁古
典
的
現
代
﹂
，

或
﹁現
代
的
古
典
﹂
。
這
裡
面
所
收

的
文
章
都
是
編
輯
的
編
後
手
記
，
寫

來
尤
其
無
拘
無
束
，
個
性
盡
顯
，
讀

來
只
覺
﹁暗
爽
﹂
。

重
翻
《
號
外
》
黃
子
程

在
書
店
看
見

張
新
民
著
的
《
潮

州
幫
口
》
三
冊
，

立
刻
買
回
來
細
讀

；
並
多
買
兩
套
，

一
套
送
給
祖
籍
潮

陽
勉
強
算
懂
幾
句
潮
州
話
的
老
朋
友
黃

子
程
教
授
，
另
一
套
送
我
的
學
生
，
九

龍
城
南
記
潮
州
飯
店
老
闆
吳
樂
生
。
用

意
是
不
獨
樂
樂
，
看
見
好
東
西
公
諸
同

好
。

初
識
張
新
民
是
因
為
汕
頭
三
聯
商

務
書
店
李
春
淮
兄
的
介
紹
，
他
與
張
新

民
同
是
汕
頭
美
食
學
會
的
核
心
會
員
，

其
他
會
員
之
中
，
有
廚
藝
大
師
林
自
然

，
還
有
好
幾
位
潮
汕
文
史
專
家
。
他
們

定
期
聚
會
，
交
換
美
食
心
得
，
尤
其
着
重
發
掘
潮
汕
的
飲

食
傳
統
，
這
種
一
面
研
究
一
面
身
體
力
行
烹
調
而
吃
的
精

神
，
實
在
罕
見
，
怪
不
得
他
們
的
食
制
時
見
創
意
。

我
特
別
欣
賞
張
新
民
寫
潮
汕
飲
食
的
文
章
，
他
肯
下

苦
功
，
搜
羅
潮
汕
民
間
食
制
，
採
集
有
關
飲
食
的
民
謠
俗

語
，
互
相
印
證
，
發
掘
潮
汕
飲
食
的
民
間
源
起
。
談
美
食

之
餘
，
也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民
俗
學
研
究
。

去
年
聯
同
幾
位
理
工
大
學
的
朋
友
專
誠
往
訪
潮
汕
，

追
尋
香
港
潮
汕
食
制
的
根
源
，
得
到
張
新
民
的
熱
情
接
待

，
親
自
陪
同
參
觀
講
解
。
研
究
未
見
結
果
，
聽
主
人
家
的

介
紹
潮
汕
飲
食
文
化
心
得
感
動
不
已
。
張
新
民
把
在
當
地

報
章
發
表
的
專
欄
文
章
輯
錄
成
書
，
習
慣
潮
式
飲
食
的
香

港
食
客
豈
能
錯
過
？

美
國
的
﹁美
人
魚
女
孩
﹂
，

苦
苦
掙
扎
了
十
年
，
終
於
還
是
向

死
神
屈
服
了
。

十
年
中
，
雙
腿
黏
連
兼
內
臟

缺
損
的
她
，
一
共
接
受
了
一
百
五

十
次
大
大
小
小
的
手
術
，
即
平
均

每
年
十
五
次
。
誰
要
是
不
承
認
這

是
痛
苦
的
人
生
，
誰
就
是
昧
着
良
心
說
話
。

傳
媒
一
直
歌
頌
她
如
何
積
極
活
下
去
，
有
誰
代
入

過
她
的
痛
苦
？
讓
你
像
她
那
樣
活
一
個
月
，
你
還
敢
再

真
心
鼓
勵
她
﹁積
極
活
下
去
﹂
？

她
之
所
以
能
﹁積
極
活
下
去
﹂
，
一
，
是
因
為
她

還
小
，
沒
有
自
主
權
，
只
能
活
下
去
；
二
，
是
因
為
她

生
下
來
便
如
此
，
從
未
體
會
過
正
常
的
生
活
，
也
就
以

為
自
己
面
對
的
就
是
正
常
。
記
得
數
月
前
，
內
地
有
一

民
工
，
妻
子
誕
下
三
胞
胎
，
醫
院
基
於
三
個
嬰
兒
先
天

條
件
太
惡
劣
，
存
活
機
率
太
低
，
也
擔
心
民
工
無
法
支

付
天
文
數
字
的
醫
療
費
，
所
以
要
民
工
把
孩
子
接
回
家

，
也
即
讓
他
們
自
然
死
亡
。

傳
媒
大
罵
醫
院
冷
血
。
也
許
。
但
醫
院
其
實
也
只

是
說
出
了
事
實
。
即
使
有
善
長
代
付
醫
療
費
，
或
醫
院

肯
免
費
搶
救
三
個
嬰
孩
，
讓
他
們
暫
時
奇
跡
地
活
下
來

了
，
那
以
後
呢
？
先
天
不
足
自
然
會
令
他
們
百
病
叢
生

，
一
世
人
伴
着
藥
煲
，
這
樣
活
着
，
他
們
自
己
受
苦
，

父
母
也
受
累
，
大
家
都
活
得
不
快
樂
，
這
樣
勉
強
活
着

，
有
何
意
義
？

我
知
道
這
話
是
﹁政
治
不
正
確
﹂
，
可
是
，
我
們

應
爭
取
安
樂
死
的
同
時
，
也
應
該
爭
取
安
樂
生
。

安
樂
生

李
若
梅

朋
友
在
北
京
大
學
進
修
一
個
短
期
課
程
，
指

導
她
的
教
授
有
一
次
對
她
說
：
一
個
成
功
的
機
構

領
導
人
，
要
具
備
三
個
條
件
。
第
一
個
條
件
是
業

務
要
過
關
，
他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
免
得
外
行
領
導

內
行
。
他
知
道
什
麼
該
做
什
麼
不
該
做
，
他
用
人

知
道
誰
行
誰
不
行
。
第
二
個
條
件
是
懂
得
與
人
合

作
，
年
輕
的
、
年
長
的
，
有
經
驗
的
、
沒
經
驗
的

，
保
守
的
、
進
取
的
，
性
情
相
近
的
、
差
距
大
的

，
都
能
相
處
愉
快
。
機
構
裡
沒
有
黨
派
、
沒
有
是

非
、
沒
有
鬥
爭
。
第
三
個
條
件
是
這
人
的
格
局
要

大
，
聽
來
比
較
抽
象
，
是
一
個
人
給
他
人
的
印
象

，
是
小
肚
雞
腸
還
是
胸
襟
闊
大
？
是
只
看
到
目
前

還
是
具
有
遠
見
？
是
畏
首
畏
尾
還
是
勇
往
直
前
？

是
斤
斤
計
較
還
是
豪
爽
慷
慨
？
格
局
小
的
人
無
法

成
大
器
，
就
像
街
角
的
小
店
永
遠
不
能
成
為
大
企

業
。

精
通
業
務
可
以
從
努
力
學
習
、
苦
心
鑽
研
中

獲
得
。
與
人
合
作
要
有
量
度
和
人
際
關
係
的
技
巧

。
最
難
的
還
是
格
局
，
跟
他
的
出
身
、
家
境
、
社

會
歷
練
有
關
，
也
關
乎
一
個
人
的
個
性
，
但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他
受
過
什
麼
樣
的
教
育
熏
陶
，
怎
麼
樣

的
思
想
打
進
了
他
的
心
坎
，
使
他
高
瞻
遠
矚
、
胸

懷
大
志
，
要
創
一
番
事
業
。

當長輩在寵愛幼輩時
，他怎麼想都不會想要把
小孩寵壞。有誰會把兒子
孫子 「寵壞」為目的？他
一定深愛兒女或孫子，非
常非常喜愛，喜歡得有求
必應，捧在手裡怕飛了，
含在嘴裡怕化了。他一定
對他們寄予厚望，希望他
用心用力去愛的這個孩子
，將來是棟樑材，前程似
錦，美滿幸福。

悲劇就在於 「目的」
跟 「結果」相違背。愛他
寵他，他不成器，他一事
無成，他變成紈絝子弟，
吃苦果的不是別人，正是
把他寵壞的至親。說真的

，是非常可悲。 「玉不琢不成器」，這
個道理，千百年來無人不曉，但還是有
多少人，一天到晚要犯。太陽底下無新
事。人性弱點就是那末一些，但人們還
是一犯再犯，明明知道，就是逃不掉。

對孩子有三種態度，一是 「溺愛」
，二是 「不管」，三是 「教育」。最好
的當然是第三。但是最不好的，卻不是
第二。換句話，不管他，讓他自生自滅
，要比 「溺愛」來得好。過於保護，無
原則地寵，更加有害。因為假如不管，
社會自然會教導他，給他教訓。他可上
「社會大學」。如果只是寵，什麼都護

着他，為他遮擋，那長大之後問題更大
。人生的智慧都在微妙的 「分寸」之中
。孩子不能不愛，又不能 「溺愛」。做
父母難，養孩子難
，教育更難都在這
裡。問題常常是知
道的時候已經太晚
，來不及了。

不解之謎
葉特生

潮州幫口
關 平

寵
壞

舒

非

機構領導人三條件
阿 濃

露
天
風
呂
在
日
文
中
的
意
思
是
戶
外
溫
泉
。

這
四
個
字
發
音
很
好
聽
，
看
起
來
也
有
異
國
風
情

的
美
感
。
我
們
旅
遊
團
安
排
夜
宿
熱
海
，
目
的
是

讓
我
們
享
受
泡
湯
。
導
遊
小
姐
鼓
勵
大
家
去
領
略

一
番
其
中
的
風
味
。
但
是
同
行
諸
人
對
於
這
種

﹁袒
裎
﹂
相
對
的
活
動
疑
慮
重
重
。
有
人
問
是
否

可
以
穿
游
泳
衣
、
是
否
可
以
裹
條
大
毛
巾
。
導
遊

小
姐
正
色
告
誡
，
什
麼
都
不
能
穿
也
不
能
裹
，
進
入
湯
池
時
，
只
能

帶
條
洗
臉
用
的
那
種
小
毛
巾
，
而
且
不
能
放
進
湯
池
，
要
頂
在
頭
上

。
她
安
慰
大
家
說
：
﹁脫
了
衣
服
，
根
本
認
不
出
誰
是
誰
。
﹂
她
強

調
這
裡
的
戶
外
溫
泉
對
着
海
灣
，
景
觀
甚
美
。

我
喜
歡
泡
湯
，
到
達
的
那
天
晚
上
泡
了
一
次
。
第
二
天
早
起
看

日
出
，
雲
層
太
厚
沒
看
成
，
於
是
決
定
再
去
泡
湯
。
在
露
天
風
呂
處

一
位
女
士
，
突
然
雙
手
合
什
，
仰
頭
對
着
遠
方
，
臉
上
流
露
出
安
詳

的
喜
悅
。
我
不
由
自
主
地
移
到
她
身
邊
，
順
着
她
的
目
光
看
過
去
，

只
見
厚
厚
的
雲
層
上
露
出
一
點
金
色
，
映
照
之
下
水
面
成
了
一
匹
波

動
的
彩
紗
。
幾
秒
鐘
之
內
，
一
輪
飽
滿
的
紅
日
升
起
，
我
的
眼
睛
不

敢
再
對
着
它
，
移
向
水
面
，
彩
紗
不
見
了
，
代
之
的
是
一
條
寬
闊
的

金
光
大
道
。
我
幾
乎
以
為
阿
波
羅
即
將
駕
着
一
輛
馬
車
飛
奔
過
來
。

這
次
看
到
的
壯
麗
美
景
，
雖
然
不
是
日
出
卻
更
勝
日
出
。

露
天
風
呂

王

渝

老翻古文明
雲家洛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C5 小公園‧校園
責任編輯：李 淼

責任編輯：黃秀娟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校園孩子眼校園
闖闖新天地

在秋田打散工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書海遊蹤 元 和

《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始》

對蟲蟲着迷 葉溵溵

每當筆者出差要預訂酒店時例必參考各方
點評，當中會特別留意酒店地點、房間的設備
與衛生狀況。曾經有一次，筆者在互聯網上找
尋酒店時，看到一間酒店以 「Definitely no
bed bugs！」（意思是指該酒店的床絕對沒有
虱／蟲！）作其賣點之一。酒店特別點出床

「沒有虱／蟲」，反而叫筆者不要選它！千萬不要以為這個虱／蟲的
問題不嚴重，美國政府就約在半年前舉行了有史以來首個研討會，特
別探討這個問題。

「bug」一般指臭蟲或虱。有可能你會說，今天談 「bug」，大家
多會想起一些跟系統作業有關的問題，特別是電腦程式或軟件。
「bug」就是指系統上的漏洞，而 「debug」就是要剷除系統漏洞。

筆者半個月前讀了新一期亞洲公共事務期刊中的一個專訪，當中
提到接受專訪的甘馬先生為什麼於1985年就跑去中國工作。記者在
文章中用了一個小標題： 「The China‘bug’」來形容他，其意思
就是說甘馬先生對中國事務很着迷，是一個熱衷於中國事務的人，而
甘馬先生本人也在訪問中用 「I got the bug for China」來說出自己
對中國的感覺。很明顯，這個 「bug」跟很惹人討厭的蟲或系統缺陷
無關。

其實 「Bug」也是一條河流的名字。這條河流的源頭在烏克蘭，
經過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進入波蘭境內。這條名為 「The Bug」的河
流有時候被稱為 「Western Bug」，以表明它跟完全在烏克蘭境內的
「Southern Bug」河流不一。

下一次當你聽到別人在談Bug的時候，就要弄清楚他們談的到底
是什麼。

隨着社會的發展，香港的公共屋邨
已由七層大廈，發展成設備完善的大型
屋邨，而不少舊式的公共屋邨都難逃拆
卸的命運。一時間，牛頭角下邨、蘇屋
邨，成了港人尋找集體回憶的熱點。

明華大廈盤踞在筲箕灣亞公岩道口
，由香港房屋協會在六十年代興建，並
以協會其中一位創辦人何明華會督命名
，是當時港島區少有的公營房屋。

作者在兩歲時，遷入明華大廈居住
，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他在明華幼稚園唸書，在樓下的乒乓球
枱叱咤風雲，在明華大廈 D 座的青年
中心流連；每天的生活都與明華大廈有
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
始》所寫的，就是作者的童年回憶和兒
時趣事，但同時也側面描述六七十年代
公共屋邨的生活風貌，尤其是當中鄰居
守望相助所凸顯的濃濃的人情味。

為了多增進同學間的友誼及多認識新朋友
，除了選修體育課、積極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
活動、社際比賽、身體力行創立香港俱樂部外
，我還自創了一個方法去達到上述目的，我會
每半小時細看學校寄給我們的電郵內容，一旦
發現有 「散工」做，我會即時報名，以爭取時

薪不錯的 「散工」。又校方積極推行國際化的政策，他們一般都樂意
提供機會予留學生打散工。

其實，現今科技發達，大學不時都會以電郵形式，通知學生各散
工工種的最新消息。基於名額有限，校方一般會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
；不過，當申請人數過多的時候，校方為公平起見，則會以抽籤形式
選出合資格的學生，無論以哪種方式篩選，日本人學生及留學生的工
作配額相等，即使申請人不幸落選，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
「反應慢」或運氣差。某些對申請人具一定要求的散工，則留學生會

佔優，如必須英語、日語能力良好、具良好人際手腕、重團體意識、
每個國家或地區只抽出一位學生作代表等等……屈指一算，我所申請
的散工中，成功率竟達百分之九十！

我打過的散工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當中包括：大學開放日留學
生代表（負責英語模擬課堂、帶訪客暢遊校園）；與幼兒園學生、小
學生、中學生、高校生交流（一起種田、玩遊戲……）；手提電話公
司代言人（象徵式跟職員拍數張照片作宣傳用途）；雪祭攤位助手；
日中友好春節慶祝會神秘嘉賓；國際交流講座接待員；對外講演留學
生代表；扮Namahage……現在回想，為了打這些散工，我曾有一兩
次走堂，不過，直至今日，我都沒有後悔。因為，這些都是 「一天起
、兩天止、而不用過夜」的散工，是非常寶貴而又不可多得的經驗。

書名：《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始》
作者：蔡利民
出版：進一步
日期：2009年5月
售價：港幣50元

踏入新學年，正當全港莘莘學子在為三三四新學制作最後準
備時，大埔區的中學師生，還有社工界，甚至警方卻正在着手另
一個新嘗試： 「校園驗毒計劃」在大埔中學試行。面對着這個無
例可循的新嘗試，特首認為雖然此政策是 「摸着石頭過河」，但
始終都是為了幫助學生遠離毒品，然而有些大埔區中學生和宗教
團體對此卻極為反感，究竟驗毒是幫學生還是害學生？難道我們
就不能在 「推行」與 「不推行」兩者中取個平衡？

如果說香港青少年吸毒情況並不嚴重，倒不如說我們的情況
與外國不相伯仲。君不見外國青少年吸毒文化盛行，有些人甚至
肆無忌憚地在學校、巴士、公共場所內吸毒，其猖狂程度讓人詫
異萬分；香港青少年雖然不敢公然吸毒，鼓吹吸毒文化，然而每
年吸毒人數卻有增無減，情況愈趨嚴重，因此 「校園驗毒計劃」
能反映青少年吸毒的嚴重程度，讓政府、校園從而商討對策，此
外，在校園裡，老師亦可針對有吸毒習慣的學生作出社工輔導，
幫助他們盡早脫離毒海，重新融入社會。

在計劃推行的同時，也有人提出質疑：驗毒計劃侵犯了學生
私隱和破壞師生關係。學生被揭發有吸毒習慣時同學會對他投以
奇異目光，老師把他標籤為壞學生，有些學校甚至將他開除，學
生的處境因此而變得更孤立；此外，有人認為要求學生驗毒等同
把他們視為吸毒嫌疑犯，在這種情況下，師生失去互信，繼而影
響到教學情況，本來出於好意的驗毒計劃最終弄巧反拙。

「校園驗毒計劃」的推行，本是為了減低毒品對青少年的影
響，若我們再爭持於推行與否，最終學生將得不到任何的幫助，因此我認為在計劃
推行的同時應加以改善，改善不足之處，例如在投放資源方面，政府應撥款予學校
以聘請更多駐校社工，協助跟進吸毒學生的情況，避免出現 「驗到幫不到」的情況
；另外，學校應承諾被驗出吸毒的學生不會因此而被懲處，讓學生更願意參與此計
劃，以幫助更多學生離開毒品；對於師生關係的問題，我認為老師與學生之間能否
互相信任，取決於兩者能否互相尊重，只要學校做好配套措施，老師盡其能力勸導
學生，驗毒計劃的推行便能事半功倍。

「校園驗毒計劃」的推行已成定局，學生們應積極參與，不論是在參與計劃還
是鼓勵吸毒的同學戒毒等方面，只要我們每人都為禁毒盡一分力， 「無毒香港」將
會很快實現。

我一向是個懦弱的人，常把自己的想
法藏在心裡。直到發生了那件事，使我的
性格有了個全新的轉折點。

「好了，以下便是風紀委員的名單，
請各位委員盡忠職守。」什麼⁈當我聽到
自己是委員長時，險些跳了起來。 「怎會
是我？怎會……」上天開這個玩笑也太大
了吧？直到老師把徽章放到我手上，我才
如夢初醒。 「我的惡夢開始了！」我告訴
自己。要知道，做了風紀即代表要得罪不
少同學了──這個說 「不是我」，那個說
「你別冤枉我」，叫我怎樣做嘛！

後來，我發現大家都好像恃着 「我們
是朋友」就開始變本加厲了，而我這個懦
弱的風紀委員長就只可 「隻眼開隻眼閉」
。然而，導火線最終被那些 「好朋友」親
手燃點了。

「請寫下你的名字。」在課室裡竟被
我發現同學明目張膽的在吃零食。只見那
「好朋友」冷笑的望着我，口中蹦出一句

： 「哼！假神氣！」我頓時呆住了。不知
怎做，這件事愈鬧愈大，連班上的 「好朋
友」也幫口： 「可不是嗎？假神氣！」頓

時，我只覺萬分的委屈，眼光漸變迷糊。
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放棄了變堅強的
機會了，多麼可怕的一步！

幸好，在我跌倒的一刻，我 「真正的
朋友」──子晴在我耳邊悄悄的道： 「別
怕，我 『永遠』支持你！」她故意在 「永
遠」兩字加重了語氣。多麼平凡、簡樸的
一句話，卻令我猶如打了支 「強心針」。
「也對啊，我真該改一改自己的性格了。

各位若想投訴我的話，門口在那裡……」
我剛轉頭一看，只見門外站滿了圍觀的風
紀，都不約而同地拍起手掌來。 「說得好
，委員長！」 「你說了我們不敢說的話！
」 「委員長萬歲！」風紀們都高呼着 「萬
歲」，而那個 「好朋友」也豎起拇指道：
「是我的不對！我服了你了，委員長！」

我心中一陣感動，只有做出一個 「敬禮」
的動作，特別是向子晴，她也向我報以堅
定的微笑……千言萬語，一切盡在不言
中。

就是這一刻，在我快要跌倒之際，是
她的一句支持我的話，才可帶我超越這個
懦弱的自己，謝謝你，子晴。

跌倒的一刻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3C 凌尊怡

談
談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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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寳
安
商
會
王
少
清
中
學
6A

羅
德
欣

熱鬧的遊樂場
鴨脷洲街坊學校 6A 伍珏熙


